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雄影琢每的徽岸
一一王建民访谈录

口本刊记者 韩新安

最早萌发采访王建民的想法
,

始 于 年《人民音乐 》编辑部举办的
“

龙音杯
”

中国民

族乐器 古筝 国际 比赛
。

比赛中
,

王建民作品的选奏率令人惊叹
,

有评委戏言为王建民作

品 比赛
。

《幻想曲 》《西域随想 》《戏韵 》这些民族韵味十足
、

演奏技法新颖 而 又推俗共赏的

作品给我留下 了很深的印象
。

在民乐新作魔乏
、

独奏新作品 大量移植外国经典曲 目的现

状下
,

能够出现这样的既让演奏家钟爱
,

又能受到听众欢迎的作品 实属难得
。

南京举办的
“

江苏 —二胡之 乡大型 系列音乐会
” ,

所演奏的王建民的
“

金钟奖
”

获奖作品《天山风情 》

二胡与交响 乐队
,

《第一二胡狂想曲 》《第二二胡狂想曲 》也有极为良好的反响
。

借王建

民担任
“

龙音杯第二届 中国民族 乐器 二胡 国际 比赛
”

复
、

决赛评委之 际
,

我采访 了王建

民
。

初识王建民
,

给人的印象内向
、

低调
,

甚至有着木诵 的感觉
,

难以 与他作品 中粗犷 的

风格和手法上的锐意创新相联 系
。

而 交谈之中
,

从他那平 实
、

朴素的话语中
,

你就会发现

他思维敏捷
、

语言犀利
、

思想赛智的另一面
。

关于民乐创作
、

表演
、

现状等许多复杂问题
,

他能清晰地娓娓而谈
,

显而 易见的是许多问题他 已有过深刻思考
。 “

是金子总会发光
” ,

“

要想得到收获
,

必须舍弃一些世俗的 东西
” , “

人的精力有限
,

我希望我的每一部作品都

能像一块石 头投在水中
,

激起一点浪花
,

占据一点地方
” 。

这些朴素的语言
,

虽没有紊言壮

语
,

但其中所包含的大气和远大的 目标
,

使我感受到了他创作成功的原 因所在
。

记者 近年来
,

您的作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音乐

舞台上
,

请介绍一下您的主要创作和创作动机
。

王 在民乐创作中
,

我的创作主要在独奏或协奏

方面
,

集中在二胡和古筝两件乐器
。

二胡曲有《第一二

胡狂想曲 》《第二二胡狂想曲《天山风情》等
,

古筝则写

了《幻想曲》《戏韵》《西域随想》等
。

当时创作的初衷有

两个方面
,

一是觉得中国作曲家应该写一些民乐
。

二是

觉得这两件乐器的表现力及潜能还远远未能开发出

来
,

因此
,

下了不少功夫来创作
。

同时也研读了不少乐

谱
。

另外在写作开始酝酿阶段
,

还有一个初始的标

准—即难度要高一些
,

语言要新一些
,

分量要重一

些
。

所以有半数作品是中型以上 如果以 分钟为界

定的话
。

总之
,

尽量设法做到让观众有可听之处
,

也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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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奏员在技巧上有可练之处
,

同时又能在学术上具有

相应的价值
。

在写作时
,

我尽可能地考虑让这三个方面

有机地结合起来
。

为了不重复自己
,

创作时
,

十分注意

每首乐曲具有独立的风格和创作手段
。

记者 您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可听性
、

民族性和技

法上的创新性
,

还有很强的少数民族 —特别是西域

特色
。

请问这是您所追求的吗

王 中国作品
,

尤其是民族器乐作品
,

理所当然应

该用中国的民族音乐素材来创作
。

民族性是一个必不

可少的前提
。

至于这几年
,

我的部分作品能受到一定的

欢迎
,

原因之一是有着较强的可听性
。

所谓
“

可听性
” ,

我想主要是指旋律的优美以及动听程度 为民族器乐
、

特别是独奏乐器创作
,

我认为最重要的手段仍然是好

的主题及旋律
。

因此
,

我觉得技法固然重要
,

但不能忽

视
“

可听性
” 。

至于西域特点
,

我很喜欢
,

但并不偏爱
,

而是有

目的而写
。

如《天山风情》的创作是在 年应旅 日

二胡演奏家许可之约而写
。

他 当时要求有一 首西域

特色的作品
,

因为此类题材在日本比较受欢迎
,

该作

品应约完成之后
,

演出效果果然反响不错
。

古筝独奏

《西域随想》的创作
,

主要 目的是想拓宽古筝的音乐

语言而写
。

一是当时西域风格的古筝曲并不多
,

二是

为我的古筝曲确立不同的风格
,

达到突破古筝五声

性定弦的枉格
,

使古筝也可以演奏七声性的风格
。

为

此
,

在设计该曲的定弦排列及创作构思时
,

曾经花费

了很长时间
,

几 易其稿
。

要说创作的核心精华所在
,

我想应该是在
“

可听性
”

的基础上加上
“

创新性
”

也

就是说
,

可听但不落俗套
。

碱 记者 在创作中您所遵循的创新性原则是什么

王 其实
,

我认为这就是一 个
“

创新度
”

的问题
,

创

新必须有度
、

有序
,

并非越新越好 好与坏的价值标准

如何确立
,

如何衡量
,

我觉得必须以 大多数演奏者和观

众的普遍欢迎和接受程度为前提 我在写民族器乐曲

时
,

就是以此认识作为创作定位的
。

但这种
“

创新度
”

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衡量标准
, “

度
、

度或是 度
” ,

温度低了
,

不疼不痒
,

温度高了
,

又太
“

烫手
” 。

因此
,

需要自己不断地去研究
、

去把握
。

这

其中包括对民族器乐特性的熟悉与挖掘 与演奏家们

·

咨代音 乐家
·

的交流和切磋 传统曲 目的分析和其他乐种曲目的借

鉴等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
,

我创作的一部分作品正是
“

迎合
”

了人们的这种心理需要
。

记者 演奏家和作曲家都创作了很多民乐独奏作

品
,

但在风格和技法上却有着明显的不同
,

其中也涉及

到传统与创新的话题
,

您怎么看

王 传统与现代
、

保守与创新
,

永远是创作中争论

的话题 在民族器乐创作方面
,

尽管近年来涌现不少优

秀作品
,

但还是满足不了日益壮大队伍和演奏技法突

飞猛进的需求
。

确实
,

在民族器乐创作方面
,

存在着两

种倾向
,

一是由演奏家自己创作的器乐作品
,

这部分作

品在数量上仍占据主导地位
,

但由于演奏家自身在创

作技法上的局限
,

常常使这部分作品显得过于
“

传统
” ,

因而缺乏新意
。

同时
,

在作品的深度
、

广度方面也显得

不足
,

且结构较为单一
。

另外一部分器乐作品 由作曲家创作
,

运用近现代

作曲技法
,

使得这部分作品无论是在音响上
、

色彩上及

演奏技法上都与演奏家创作的作品形成了极大的反

差
,

其中多数作品带有探索性及实验性的色彩
。

于是
,

界内人士普遍认为
,

在传统与现代
、

保守与创新之间出

现了
“

断层
”

或是
“

空白地带
” 。

换句话说
,

人们厌倦了一

成不变的模式
,

希望有所改变
,

而太大的变化却又让人

无法适应
。

记者 民乐新作中
,

独奏曲目出现热衷于改编
、

移

植外国经典曲目的现象
,

作为作曲家
,

对此您怎么看

王 民乐移植国外经典曲 目有它独有的好处
,

但治标不治本
。

移植曲 目至少有以 下几点好处 可

以 弥补民乐独奏曲 目的不足 可以扩大民族乐器

的表现范围及手法
,

促进民乐演奏技艺的提高 加
强民族乐器与世界上不 同音乐文化的交流与沟通

。

但改编和移植这一现象
,

从另一 方面也反映了当前

民乐独奏经典曲 目的医乏
。

这种方式
,

不是民乐创

作的主流方向
,

同时改编也要符合创作的规律
,

要

改编得恰当
。

记者 音乐创作和表演密不可分
,

很多时候原创

直接决定着二度创作的表演形式
,

近年来民乐表演中

出现了多种新的表演形式
,

如女子 乐坊
、“

新民乐
”

等市场化和西化的表演形式
,

您怎么看待这些现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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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 我不反对民乐的任何创新性的表演形式

。

表

演形式的丰富
,

无疑是对民乐的普及
、

发展起到了积极

的推动作用
。

关键是无论何种表演形式
,

都要做到
“

精
” ,

不要流于形式化
,

要充分地体现出艺术的内在价

值
。

至于
“

新民乐
”

这种形式
,

我认为主要应从编曲
、

创

作上着力
,

要形成独有的演出风格及曲目
。

如仅仅是电

声乐队加上几件民族乐器的形式
,

那也不一定能称之

为
“

新民乐
” 。“

新
”

的本质在于乐曲的编创水平
、

演出市

场的占有率及普遍受欢迎的程度
。

记者 改革开放以来
,

我国音乐创作在国际化
、

中

西合璧和民族化等方面争论不休
,

并都有所实践
,

就此

问题请谈谈您对当前我国音乐创作的看法
。

王 关于音乐创作的国际化
、

中西合璧
、

民族化

等方面的争论历来有之
。

争论归争论
,

事实胜于雄

辩
,

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
。

多元化的

时代
,

应有多元的音乐创作手段
。

但我觉得
,

民族化

应该是一个大前提
。

只有民族的
,

才是世界的
。

所谓

音乐无 国界是指音乐艺术完全可以通过作品本身
心 领神会

,

而无需任何语言的帮助
、

解释
。

然而
,

这

并非指音乐有一 种国际的
“

通用语言
”

和一 种放之

四 海皆准的艺术标准和艺术形式
。

如果不强调音乐

的民族性
、

民族化
,

那么
,

民族的特征何在 也许从

这个角度讲
,

音乐是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

的
,

毕竟各民族的审美习惯和文化背景不 同
,

因此
,

我认为我们的音乐创作
,

首先要立足于满足本民族

的欣赏习惯
。

改革开放以来
,

我国的音乐创作出现了蓬勃发展
、

前所未有的局面
。

各种形式的
、

分量不一的作品层出不

穷
,

作曲家的队伍迅速扩大
。

许多作品在国内
、

国际舞

台上获得了各种大奖
,

这肯定值得祝贺
。

但是
,

值得注

意的是
,

在各种场合
,

中国器乐作品中上演的最多的还

是像《梁祝 》《黄河》这样的传统经典作品
,

其原因是这

两首作品具有很强的可听性
。

因此
,

我认为音乐创作无

论使用什么技法
,

一定要顾及多数人的
“

耳朵
” 以及欣

赏习惯
。

记者 能否就民乐现状
、

建设与发展谈谈您的看

法

王 近年来
,

民乐界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发展
。

尤其是作为龙头的中央民族乐团
,

近年来在国际

上频频亮相
,

享誉国内外
。

同时
,

中央民族乐团加

大了创作曲 目的力度
,

率先实行了委约创作机制
,

使国内一 流的作曲家投入到民乐创作之 中
,

演出

面貌和质量焕然一 新
。

近几年来
,

国内
、

国际民乐

赛事不断
,

推出了一批又 一 批的民乐新人
,

使民乐

演奏水平无论 业余还 是专业都有了很 大的提高
。

同时
,

全国各地每年的音乐考级也使民乐的演奏

队伍在迅速扩大
,

为各院校专业 民乐人才输送打

下 了良好的基础
。

但是
,

无论在队伍的建设
、

创作曲目以及人才培

养
、

演出机制等方面还有许多方面不容乐观
、

巫待提

高
。

首先作为国粹的民乐
,

全国除中央民族乐团等少数

几个高水平的团体外
,

独立的民族乐团太少
,

省级的民

族乐团即使有基本上也是依附于各团体的民乐队
,

受

人事
、

体制等局限
,

很难有突破性的发展
。

因此我认为
,

不妨也可以像某些交响乐团一样
,

建立我国职业化
、

总

监制的民族交响乐团
,

政府各级职能部门也应对民乐

队伍的建设加大投入力度
。

在专业 民乐音乐教育中
,

目前太多强调个人

的独奏能力
,

而合奏
、

重奏能力则较差
,

应普遍加

强
。

近年来所举办的各种民乐大赛均为独奏比赛
,

建议 以 后有条件可以 举办民乐的重奏或室内乐比

赛
,

这样可 以从 演奏和创作两方面促进民乐室内

乐的发展
。

近年来
,

海外华人 多次发起了民乐创作

的国际比赛
,

而大陆则未举办过
。

事实上有许多国

外的作曲家对我国民族器乐非常感兴趣
,

也写过

不 少乐曲
,

我觉得
,

如 条件成熟
,

可 以 定期举办高

规格的国际创作比赛
,

更大范围地推动和促进民

乐事业的发展
。

记者 每个人的创作都是在自我肯定
、

否定的不

断认识中完善发展的
,

请谈谈您的创作道路和心路历

程
。

王 我的创作如果从 岁时写第一首歌算起
,

至

今也快三十年了
。

其中经历 了文艺团体
、

专业院校学习

以及专业院校教师等不同阶段
。

这些年来
,

对于自己创

作最大的体会可以 用一个
“

勤
”

字来概括
,

即勤于思考
,

勤于动笔
。

要想得到收获
,

必须舍弃一些世俗的东西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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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作应该是厚积薄发
,

这其中包含了量和质的关系
、

生

活的积累与创作的关系
,

以及创作技法的学习
、

掌握
、

丰富与完善等
。

我赞同创作中自我否定是前进的动力这一观点
,

自我肯定是创作道路中的绊脚石
。

在我完成的作品中
,

很少有自己认为十分满意的
。

我也从未因某一首作品

受到欢迎而沾沾自喜
,

或者觉得有什么了不起
。

相反
,

我常常能看到别人作品中的长处以及 自己作品中不足

的地方
。

因此
,

取长补短
、

永不满足是我这些年来创作

最重要的动力
。

每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有限
,

不可能在每

个领域
、

每种题材中都有所作为
,

这也是我近年来民族

器乐独奏作品写的比较多的原因之一
。

记者 作为本次
“

龙音杯
”

二 胡 国际比赛的评

委
,

请谈谈您对比赛的观感
。

王 本人有幸作为
“

龙音杯
”

二胡国际比赛复赛与

决赛的评委
,

参加 了这次
“

龙音杯
”

民族乐器国际比赛
,

感触良多
。

无论是从哪方面讲
,

我觉得这次比赛是一次

组织良好
、

高水平
、

高规格的比赛
。

尤其是主办方了人民

音乐》编辑部全体同仁的敬业精神以及对我国民族音

乐事业的执着和热忱使我深为感动
。

从比赛的结果来看
,

我国的二胡演奏水平及教

学水平确实有了极大的发展与提高
。

同时
,

也反映出

目前我国二胡原创曲目的魔乏与不足
。

如青年专业

组在决赛自选曲 目中
,

有好几位选手选择的曲 目是

移植的外国小提琴曲 《引子与回旋 》《卡门主题幻想

曲 》等
,

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体现自己的高难度演奏技

法
,

并以此来获得高分
。

事实上
,

此举确实也达到了

一 定的目的
。

用二胡来演奏小提琴尚属较难的乐曲
,

峨 这似乎在表明二 胡技术已经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

了
。

然而
,

就在部分选手在这些高难的乐曲比赛难分

伯仲之时
,

却在传统乐曲的比赛中相形见细
、

各显 高

低
。

由此
,

便引发了我许多的联想
。

我们的艺术到底

如何发展 在我们的二胡教学体系中
,

传统 乐曲的掌

握到底占据多大的份额 如何通过各种比赛来促进

二胡曲的创作发展

我认为
,

针对目前选手演奏传统乐曲普遍不到位

的现象
,

应加强这方面的培养
。

传统乐曲拉不好
,

二胡

的韵味和底气就不足
。

付演奏高难度的移植外国曲目
,

—
·

宙代音乐家
·

可以作为教学
、

练习中的手段
,

而不是目的
。

二胡技巧

再高
,

也拼不过小提琴
,

其主要特点和优势还是在于它

独有的音色与韵味
。

因此我建议
,

在以后类似的比赛

中
,

自选曲目也应规定一律演奏中国作品
,

应该在此方

面决一高低
。

这样做的好处是
,

可以促进二胡曲目的多

产
,

同样也可以避免目前部分青年二胡选手过分注重

炫技而表现力不足的问题
。

在本次比赛中
,

新添了指定

的委约新作品曲目
,

这是一件好事
。

但我觉得
,

委约新

作品最好经过组委会专家的充分认可
,

应具有代表性

和权威性
。

记者 您的作品受到了音乐界和社会的广泛好

评
,

请谈谈成功之后的感受
。

王 可 以说没有一位作曲家不希望 自己的作品

成功
,

或被广泛地演奏 唱
,

或因某一 首作品 而一

举成名
。

但幸运并非落在每个人头上
,

同样都付出了

心 血
,

但并非人人都能获得回报
。

从这个角度讲
,

我

算是比较幸运的吧
。

从 年写出《第一二胡狂想

曲 》开始
,

我有多首作品被广泛演奏
,

这当然是令人

兴奋的事
。

一是时我创作道路的肯定
,

二是时自己创

作所付出劳动的最好回报
,

再就是激励我努力写出

更多更好的作品
。

成功固然令人兴奋
,

但我并未因此沾沾自喜
, “

一

狂
’川二狂

”

写出来了
,

但我并未因此而
“

狂
” ,

《幻想曲 》

成功了
,

我也没有
“

幻想
” 。

我只是觉得有很多的事要

千
,

还有很长的路要走
。

不张扬
、

不轻狂
,

这是我做人的

基本原则
,

也是个性使然
。

有人就指出
,

这一点是我最

大的缺点
,

称该狂的时候就要狂
,

该张扬的时候就要张

扬
,

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更多
。

有句话叫做
“

善于推销自

己的人才是真正成功的人
” ,

此语也许不无道理
。

事实

上
,

在我们的周围
,

常常有些人不该
“

狂
”

的
,

却狂得很
,

不该张扬的
,

却张扬得特别引人注 目
。

奇怪的是这些人

却常常受到特别的关注和重用
。

因此导致在我们文艺

领域中
,

也时常有泡沫浮起
。

可我不信这个邪
,

我相信

实力
,

相信
“

是金子总会发光
”

这个道理
。
只要你认准一

个方向
,

锲而不舍
、

义无反顾地往前走
,

最终还是能到

达理想的彼岸
。

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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